
周末回家忙农活
■■韩辉

得水能仙水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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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仙是许多人偏爱的案头清
供的年花， 既有清绝出尘的神韵，
又有温馨相聚、喜庆祥和的美好寓
意。 你看，春节联欢晚会岁岁年年
人不同，水仙却年年岁岁都在现场
的桌上。

每年春节前，我也会习惯地养
上几盆水仙，放在温度不同的房间
里，让庸常的生活里多几分可以期
待、可以生长的美。

朋友圈里喜欢水仙的朋友很

多。 有一回，看到一个朋友发水仙
花图片时配了宋代赵以夫写水仙

的一首词，首句就特别喜欢：“得水
能仙”。 抬起头来，越过我的水仙花
看到墙上挂着的一个“静”字，突然
生出一种感觉：花儿有水才可以成
仙，人有一份静心才能揣测神仙的
心境。

还记得庚子新年期间，在家烹
茶、看花，在茶的幽幽香气里，静等
花开。 原来，花开的速度是可以看
到的。 一朵花开，开得很慢 ，也很
快。 前一天中午，还是紧紧闭合的
花骨朵，早上已是花看半开 ，上午
慢慢舒展，中午再看 ，已妥妥地化
作一个白衣小仙子。 静看一朵花的
笑脸，品味一朵花的清香 ，在花儿
自自然然的陪伴中，有一份无需言
语的深深懂得。 闲暇的午后，懒懒
地拿上一本书，偶尔目光从书本上
转移，看午后的阳光穿越水仙的花
瓣，抵达澄澈与通透。 花如雪，香宜
人， 一份浅浅的喜悦就会飘然而
至。

还有一次， 窗外漫天飞雪，凌
波仙子挥洒出的满室香气透彻心

骨，读到“六出自天然，更一味清香
浑胜雪”，自是别有一番滋味。 雪的
结晶一般为六角形 ，“草木花多五
出，独雪花六出”。 这六片白色花瓣
的水仙，真真的“六出自天然”。

水仙有单瓣 、重瓣之分 ，我喜
欢简单，自然更偏爱单瓣 ，感觉比
起繁复的花朵，简约中更多几分空
灵隽逸之气。 网购水仙时，自然也
总是选择单瓣。 许多店家都有热心
的说明，说是要先用刀切割水仙花
球，再放入水中。 我从不曾对水仙
动过刀子， 都是直接放入盆中，加
入水，然后等待时光的浇灌。 水仙
倒也从不曾辜负我，花儿开了一茬
又一茬。

水仙的鳞茎生得很像大蒜，所

以古称雅蒜。 不过，此“蒜”可真不
是蒜，有毒，切不可食 。 自叶尖从
“蒜头”中突破重围开始，感觉每天
都能看到叶子在向上生长。 十几天
的工夫，扁长的叶片就齐刷刷地长
成了盆中的丛林。 之后，花茎从叶
丛中抽出，顶着一个个略有些透明
的绿色帐篷 ， 里面住着几个花仙
子，有时三个，有时四五个 。 没几
天，小仙子们就一个接一个地撩开
帐幔，伸出一个个更加纤细的小花
茎。 悬在小花茎顶端的花朵怯生生
的， 花瓣先是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之后微微地张开一点点缝隙，偷偷
地看一看身边的世界，才慢慢地一
点点打开自己，让人若隐若现地看
到它的芯。 直到六片白色的花瓣围
着金杯状的花芯完全舒展开来，这
时就自然而然地让人想起它的另

一个名字———金盏银台，果然就是
“花之状也”。

在古希腊神话中，水仙是这样
的来历：纳喀索斯是河神和仙女的
儿子，美貌出众。 向他求爱的女神
很多，但他都拒绝了。 于是，神女们
为了报复便祈祷他爱上一个人，却
永远也得不到她的爱，命运女神答
应了她们。 让纳喀索斯在水中看到
自己的影子 ， 却不知那就是他自
己。 他爱上了水中的倒影。 望着自
己的影子，不吃不喝 ，过了一天又
一天，直至倒地身亡 ，化作发散着
淡淡幽香的水仙花。 后来心理学家
便把自爱成疾的这种病症 ， 称为
“自恋症”或“水仙花症”。 在希腊，
水仙花就叫纳喀索斯。

水仙 “其花莹韵 ，其香清幽 ”，
的确有值得自恋的形与神，但我却
从不曾觉得它会自恋———它的要

求少得可怜， 只要浅浅一钵清水，
这个遇水成仙的小仙子，便已生机
盎然。 不自恋的它倒是招惹得历代
文人墨客为它写下不少佳句 ：“岁
华摇落物萧然，一种清风绝可怜”、
“得水能仙天与奇， 寒香寂寞动冰
肌”、“得水成仙最风味， 与梅为弟
各芬香”……句句都在写水仙的风
与味、雅与清。 难怪中国人把水仙、
兰花、菊花、菖蒲列为花中“四雅”；
又把水仙与梅花 、茶花 、迎春花并
列为雪中“四友”。

������家里的玉米熟了，母亲打电话问
周末能不能回家帮助父亲把玉米收

了，我立刻就答应了。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从小

就在田地里摸爬滚打，后来上学、工
作，偶尔在农忙时，也回家帮助父母
干些农活。 以前，每次回家干农活，
父母总是找出各种理由， 不让我下
地，怕我累着。 去年的时候，母亲因
为脑梗塞，便不能下地干活了。 父亲
年龄也大了， 一个人干不了那么多
农活，他又舍不得丢下那几亩田地，
于是， 在农忙时候母亲总会给我打
电话，问能不能抽空回去帮助父亲。
其实 ，不用她催 ，到了农忙时候 ，我
会尽量抽空回去帮助家里干一些农

活，以减轻父母的重担。
清晨，东方还未泛白，我就听见

父亲在院子里收拾农具的声音。我也
不便睡懒觉，便起床了。 同父亲一起
带着农具来到自家的玉米地。薄薄的
雾白纱似的笼罩在村子的四周，远处
田野依稀可以看见影影绰绰早起的

农民身影，各种农用机器在田野里往
来耕作，一派繁忙的景象。

地头横排的玉米已经被父亲提

前掰了，秸秆也已经被砍倒了。 父亲
告诉我说，顺着犁趟掰，不会被玉米
叶剌到胳膊，掰下玉米棒子后用脚把
玉米杆踩倒， 方便到时候秸秆机粉
碎。 按照父亲的说法，我手忙脚乱地
掰着玉米棒子，两脚踏着倒地的玉米
秸秆， 干玉米叶发出清脆的声音，仿
佛就是一首耳熟能详的老歌。伸手抓
起一把地上的黄土，撒开，那散开的
尘土，有如一双温柔多情的手掠过我

的肌肤，在抚慰我的心灵。 每一棒玉
米在我的手指滑落，让我感觉到了实
实在在的收获。

掰玉米并不是闷声干活，而是一
边剥着玉米， 一边和家人聊着天，这
样便不会觉得劳累。 父亲在干活中，
给我讲家族的历史，讲清末时期那个
因为抽大烟而败家的。讲民国时期父
亲的祖爷爷当县技士的故事。听着父
亲津津有味地讲述，抚今忆昔，倍感
我们这一代人的日子过得幸福。

日上梢头，秋日的艳阳照在身上
带着一些火辣。蓝天下飘着丝丝缕缕
的白云，是那样的悠闲，满目青翠的
玉米地，我们吮吸着泥土、玉米的清
香，倾听着田野里秋虫的乐曲，呼吸
着乡下清新的空气，感到无比的舒畅
和新鲜。 田间的劳作是辛苦的，但也

是快乐的，尤其是在伴随自己长大的
土地上。 干了一晌的农活，偶尔坐下
小憩， 或蹲在树荫下与亲人聊天，或
躺在田间地头，仰望着天空，让浑身
酸痛的肌肤顿时增添了活力。

在老家农忙的这个周末，每当我
从乡村小路上走过，看到田野里有大
人带着孩子在田地里劳作时，我内心
里会油然而生出一种幸福感。 我想：
这些孩子是多么幸运啊，他们能在广
阔的蓝天下和土地的怀抱中，能和家
人一起做有意义的事。这些历经劳动
艰辛的孩子们将会及早体会生活的

艰辛，大自然的可爱。 相信在这艰苦
的磨砺中， 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
记，他们会走出一条不平凡的人生之
路！


